
幸福圆满来自于无限宽容与相互尊重。 赵春青 画

31

约翰·纳什的意外离世，媒体意外地散播
着关于他的文字。 之所以说是“意外”只是个
人的感觉， 因为不知道对纳什的回望到底是
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是电影《美丽心灵》出
售的好莱坞鸡汤，抑或是纳什均衡什么的。

我最早知道纳什就是其名震寰宇的博弈

均衡， 再加上所谓多国贸易博弈共赢的学说
泛滥， 于是也似懂非懂地觉得纳什均衡很是
神奇。 关于这个理论最广泛的注解是囚徒理
论———只有大家都不出卖对方的时候， 每个
人的利益才会最大化，很美好的样子。

关于博弈论这种古怪高深的、 非人的纯
逻辑数学理论我彻底外行， 怎么会和市井小
贩心智盲动的经济学关联在一起也不太明

白， 看到祖国贸易赚的钱还不够用来修复环
境损失的时候， 更不懂为什么精英们会觉得
N 个囚徒之间的利益博弈会有多赢的结局。

其实是我孤陋寡闻了， 对夸赞和贬损纳
什的众多经济学家来说， 更多的人视之为理
性的数学家， 甚至有大侠级别的经济学家抱
怨诺贝尔奖的滥发，比如奥地利学派，他们会
说“别跟我提诺贝尔奖，谁提我跟谁急。”因为
在他们看来，博弈论严重违背经济学理论，从
方法论上就根本是错误的， 因为博弈论研究
的是抽象的选择，完全不关涉人的主观智识，
所以纳什也根本不是经济学家。

最后这一点好像有点明白，我们崇敬的列
宁同志好像就说过，不能用规律，也就是归纳
抽象出来的道理去套用具体的事例。不过很多
人并不在意这些指导思想，总是以为可以有真
理般的学说来畅通成功之路，比如那些专心研
究孩童成长经验的家长，不知不觉中会用死记
硬背的“成功经验”来残害自己的后代，他们甚
至更愿意相信自己孩子不是独一无二的。

所谓的纳什均衡是不是也如此这般误导

了经济学家呢？这扯得有点远了，实际上不管
是那些希望从纳什均衡中获得灵感的学者，
还是那些痛斥囚徒博弈的专家， 甚或是像俺
这样什么都没搞明白的市井草根， 在心智上
都有趋近最优“博弈”的贪念，人们习惯于相
信基于长远考虑做出的选择是最好的通途，
因之总是欺骗自己差异化的选择是毒瘤。

不妨来看看现在的大学管理方式， 国内
几乎所有的高级学府都认为论文和“专著”竞
争是激发学术研究的最优手段， 或者人们不
同意这样的武断结论， 但一定相信在这之外
仿佛是没有更好办法的， 否则也不会固执地
推行这种被诟病的制度。

客观说，有尚武争胜的野心家，但也有不
少喜欢任马由缰、 闲散狂乱的思想家， 像纳
什。 本质上来说，人不是理性的动物，尽管理
性是人的特征之一，就像纳什均衡，数学家和
经济学家之外， 即使是博弈论的研究者也不
相信能够找到“那个均衡点”。

回到关于纳什本人的“意外”情绪，估计绝
大多数人都是基于《美丽心灵》的洋鸡汤，更多
的怀念可能是那所大学的宽容：那个宽容的环
境没有将纳什关进与世隔绝的疯人院。

很多人认为纳什的痊愈归功于普林斯顿宽

容和泛爱的美丽心灵。也许吧，不过需要知道的
是，宽容和泛爱并不是理性的。据说纳什患病期
间有言：“理性的思维阻隔了人与宇宙的亲近。 ”
他说的宇宙是 cosmos而不是 universe，专
家指 cosmos被视作和谐体系的宇宙，真不知
道他是不是很念想咱们“天人合一”的非理性感
觉，这不像疯癫的样子。 也许纳什才是“愚人船”
上清醒的人， 他只是一开始没整明白怎么和愚
人对话而已， 等到他知道怎么和愚人交流的时
候，他就清醒了，这依然离不开宽容的环境。

理智本身不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吗？
这是福柯想过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困扰的日子
不知道是在他清醒时还是疯癫时。这么说是由
于理性本身几乎是不允许妄念存在的，正是在
不断的批判和颠覆中，理性的推演归纳和抽象
才逐步细密精致，只是，也许、可能，对本质上
还没有摆脱非理性存在的人来说，理性是有毒
性的，就如那些真诚地将自由写进规制的理想
主义者，未必懂得宽容的真谛：正常人都不容
易得到宽容，何况一个疯子。

关于纳什，真不知道人们在念想什么。

本报记者 周 倩

兰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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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阳

发自一线工人心底的那声呐喊

禅意峨眉

纳什均衡和
理性余毒5 月 23 日，天津大剧院，一场迟到的诗

歌朗诵会正企盼着观众的到来。 因为售票情
况不理想，本定于 3 月的演出推迟至今，虽然
可容纳 200 多个座位的剧场只卖出 67 张票，
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再爽约。

这次诗会的主角是一线的普通工人，这
是他们第一次站在国家一级剧院的舞台中
心，并高声朗诵自己的诗歌。

台上，他们是略带羞涩的诗人
天津大剧院小剧场的舞台被布置得粗

犷、简单：几把小板凳、一套学习桌椅、一把吉
他， 角落里的一张宣传栏上贴满了各行各业
一线工人的特写照片； 一个书架上放着一些
散落的书和两顶黄色的安全帽……这一切的
陈设都在预示着一场朴素、 真实的诗歌朗诵
会即将开场……

卖票加上少数赠票， 演出正式开始前小
剧场里有过半的座位坐了观众，他们中有 90
后大学生，有 70 后 80 后的青年，也有半世沧
桑的中年人，还有几个和父母一起来的孩子。
晚上 7 时 30 分，演出正式开始。 除了彝族的
吉克阿优身着民族服装外， 其他几人都或穿
工装或穿迷彩服和牛仔裤， 一如他们平日在
工厂一样， 唯一的女工邬霞白衬衫加绿裙子
的打扮为诗会增添了一丝柔情。

随着一首《车间女孩》悠扬的歌声，3 个
身穿白色 T 恤的女孩轻声唱起：

脱去喜欢的衣裳/换上统一的服装
踏入喧闹的车间/看到对班疲惫的脸
……
《我的诗篇》纪录电影第一次公开放映：

搭载工人下矿井的电梯， 安全帽下一张张黢
黑的脸，乡村公路上缓缓驶离的摩托车，电钻
喷出繁星般的钢花……一个个工人陆续登
台， 背景音乐里播放着矿井下叮咚作响的水
滴声、车间里嘈杂的机器声，他们用平缓甚至
略带生涩地乡音朗诵：“好些年了， 我比一片
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长
填着鸭毛/我被换做‘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

路经》。 ”（选自吉克阿优《迟到》）
高潮处， 他们从心底发出呐喊：“漆黑的

地心，我一直在挖煤/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深
绿的鸣叫/几小时过后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
柔软的柳条。”（选自老井《地心的蛙鸣》）这声
音是未经任何润色的， 有些沙哑甚或有些激
动地颤抖着。

演出以电影、民谣、诗歌的形式交相呼应，
当民谣歌手用一声“嗨”来鼓励观众互动时，观
众席上也跟着和起来，那“嗨”声越传越高，越
唱越多，掌声四起……演出接近尾声，观众席
上已有人眼角湿润，少不更事的男孩低声问妈
妈为什么哭，妈妈没回答却一直在鼓掌。

一位姓赵的先生告诉记者， 他和爱人都
是大学老师， 因为对诗歌的热爱来试听这场
朗诵会， 但他也有担忧：“他们的诗歌是真情
实感的， 是自身对生活甚至是苦难的切肤体
验，但比起专业人士，他们本人朗诵能不能把
这种感情传达出来？转念一想，又觉得他们站
在这里，本身就是对诗歌的一种最好诠释，通
过自己朗诵，把他们生活本真地呈现出来，我
能感受到那种真实的存在感。 ”

台下，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

5 月 23 日下午，制衣厂女工邬霞、钢铁
工人田力、 制鞋工唐以洪、 充鸭绒工吉克阿
优、锅炉工白庆国、煤矿工人老井等 9 位来自
工厂第一线、 来自草根阶层的工人正坐在天
津大剧院小剧场的观众席上，趁排练的间隙，
他们亲切地交谈着，互相合影留念，排练的紧
张气氛丝毫没有影响到大家兴奋的心情。 或
许是早在三月份的时候， 记者曾对他们之中
的几人进行过电话采访，这次采访，他们都很
放松。

16 时 20 分，《我的诗篇———草根诗会》
开始进行最后一次彩排。 导演吴飞跃说：“马
上开始正式彩排了， 请大家坐在指定的座位
上，千万不要走开。 ”刚刚还很活跃地和旁边
人聊天、合影的 80 后彝族小伙吉克阿优安静
下来，他悄声对记者说：“其实，我平时在工厂
是一个话少的人， 有时候一个人待一天一句
话也不说，但见到大家就很兴奋，有好多话想
说，上次皮村那场朗诵会我们才认识，但这次

再见面就好像老朋友一样开心。 ”
老井， 是他们中比较年长的一位， 今年

47 岁，他告诉记者，他写诗有 20 多年了，煤
矿工人的身份让他的诗歌也成了煤矿工业的
一部浓缩发展史， 他的诗歌里表现了从用手
镐刨煤到电钻挖煤到现在大机器铲煤的发展
变化， 老井说：“产煤机的使用让采煤变得简
单了、安全了、多效了，收入也从几百元到几
千元的增长了， 只是现在招工没有以前多
了。 ”机器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抢”了很
多工人的饭碗。

“写诗，纯粹是个人爱好，顶多换个烟酒
钱，对生活改善毫无作用。”从江苏到广西，从
浙江到四川， 几乎奔波了大半个中国的制鞋
厂工人唐以洪告诉记者。 辗转奔波、 居无定
所，对于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记者问他们为什么坚持写诗， 他们的回
答都是说：“因为喜欢。 ”因为喜欢，他们专门
请假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因为喜欢，他们可以
在深夜工友都早已酣睡时趴在被窝里举着手
电筒读诗、造句。

邬霞，1982 年生人， 是这次诗歌朗诵会
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 14 岁就
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女工，每
天生活都很枯燥， 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
的一种宣泄方式， 除了写诗， 我还写言情小
说，那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想往。 ”

诗会策划、 诗歌评论家秦晓宇告诉记
者：“在这个社会上， 工人是一个大众的群
体，而工人的诗是一个小众的话题，他们在
工友中也算另类，甚至隐瞒了自己写诗的一
面。 但无论是从社会意义还是文学意义上来
说， 工人诗歌的存在都是一种社会必然，就
如同陶渊明开创了伟大的田园诗派对称于
农耕文明一样，工人的诗歌作品对称的是现
代工业文明。 ”

因为坚持，工人诗歌会走得更远

21 点 10 分，朗诵会结束了。 从观众自动
起立此起彼伏的掌声中， 从台上台下都泪流
满面的视线中，无论是策划秦晓宇、导演吴飞
跃， 还是承办这场朗诵会的天津大剧院的工
作人员，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成功的诗会。

其实， 在正式演出之前，《我的诗篇———
草根诗会》经历了一个难熬的孕育期，不仅票
价一降再降，并从三月延期到五月。策划者还
来到高校和工友中间宣传推广， 为了扩大影
响，把“工人诗会”改成了“草根诗会”，并邀请
新近走红的湖北诗人余秀华加盟。

秦晓宇说：“从去年策划到现在， 通过努
力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大的改观， 比如在 ‘五
一’ 劳动节之前中央电视台记者专门去上海
找到我们，我们推荐了几个工人的作品，新闻
联播随后播了邬霞、田力的诗歌。 ”

有意思的是，在朗诵会进行的同时，由林
兆华执导，话剧演员濮存昕、陶虹主演的《建
筑大师》 在天津大剧院的另一间展厅可谓高
朋满座，演出结束后，在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
的建议下， 两个剧组在剧院地下一层的餐厅
来了一场特别的聚餐。

听说要和濮存昕一起吃饭， 大家都很激
动，他们觉得这个“意外收获”来得太突然。良
辰美酒，有诗为证。没有脚本，没有彩排，大家
开始了一场即兴诗会。 濮存昕用他专业的朗
诵水平征服了大家， 工人们也用自己的真诚
打动了人们。

濮存昕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
们的文字很有想象力，修辞、比喻都用到了，
感情那么真挚、质朴。 ”

秦晓宇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
可以通过他们写的诗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
而这是文学审美之外的意义。 ”

这个在中国有着 3 亿多人口的庞大群
体，这些来自于车间、厂房、工地的一线工人
们，他们只是一群平凡的人，是一群走在人群
里会立刻被淹没的人， 就像他们所发出的声
响也会立刻被这个喧闹的社会所遮蔽一样。
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一如既往地热爱
着自己的诗歌。同以往采访一样，当记者问他
们：“还会坚持写作吗？ ”“会！ ”每个人都坚决
地回答。

因为售票不理想，原定于 3月份的演出推迟至今。 虽然这次也
只卖出 67张票，但工人诗歌朗诵者没再爽约———

我到峨眉山，是来寻暖的。 没有想到，临
出发时，查了当地的气温，每天都在摄氏零下
一两度到七八度之间。 这又让我去意蹒跚。

时值四月上旬， 北京城却春花不发，雾
霾、扬沙、雨雪天轮番登场，气温打摆子一样。
清明小长假，竟因为高烧昏睡了三天半。

全国两会报道刚刚结束， 时近半个月紧
张焦灼、晨昏无序的日子，已让我身心俱疲，
而接下来的阴晴飘忽又让内心满是不悦。 天
未亮，小区里已经响起“装纱窗喽”的叫卖和
摩托车放荡的嘶鸣。

那山那么远，还是去看看。就像，希望撞碎
一个冰冷、坚硬的壳，飞向那花开温暖、水草丰
饶处。 远方的春天，鲜花或许已经铺满山冈？

当我身着棉服跌入峨眉山时， 立即被浓
浓的暖簇拥了，那满树满山的绿，也四面八方
地挤压而来———峨眉山， 此前之于我只是一
个模糊的概念，那“零下一两度到七八度”，所
指竟然是海拔 3000 多米山顶的温度，而山脚
下的市区已然绿意映眼。宾馆门前，那簇盛开
的杜鹃，让人瞬间惊喜。

一

来到这座城，自然会攀这座山。但在峨眉
金顶， 至今让我难以忘怀的， 却是一个人的
笑。 与他攀谈时，他始终在浅浅地笑着，即使
在外人看来，他是在讲述自己的苦涩与伤痛。

峨眉山位居四川省西南部， 是普贤菩萨
的道场，中国佛教圣地，有“普贤者，佛之长
子；峨眉者,山之领袖”之盛誉。 主峰金顶绝壁
凌空，十方普贤金像、金银铜三殿于云海之上
灿若仙境，善男信女四季云集。

晌午的太阳正暖暖地驱赶着海拔 3000
多米金顶之上的阵阵寒意， 而在令人眩晕的
峭壁之间，一团红色却正在飘荡。

攀上云顶攀谈得知， 他叫彭文才， 今年
45 岁，是这里的清洁工。 然而，这位清洁工所
做的“悬崖上的工作”，却不是普通人能为，也
因为此，他成了这里的唯一。

“此前不是，我们一起培训、一起下崖的是
五个人，但现在只有我一个了。 ”眼前这位身着
红色信号服的汉子，身高最多 1.6米，体重不过
百斤，他的工作，是把游客扔下山崖的垃圾再

捡上来。 还有，就是救助失足坠崖的游客。
“退耕还林了，我就来到了这里。刚开始只

是想试试，这一试就是 15 年。 平时吃住在山
上，十天半个月能下趟山，七八月份游人多就
不回了。父母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爱人走了，孩
子在市里上学，没了母爱，也缺少父爱。但这个
活儿总得有人做，我又是当地人。 ”说这些时，
他始终微微地笑着，像讲述别人的故事。

一根顶端带钩的钢管、 一个装垃圾的背
包、一双黑布鞋、一身红色信号服，每月 2100元
的收入，这似乎就是这位环卫工的全部，但他又
十分知足：“崖壁上的垃圾一年比一年少，人们
的素质提高了。 ”休息片刻，他又悬挂绳索没入
山崖。 远远望去，山崖间，一抺云彩在飘荡。

二

在峨眉山间， 那一大片的绿清泉般在流
淌。 那片绿啊，对城里人而言，看一眼就是一
种奢侈！

这是一个位于峨眉山海拔 1000 多米处
的高山林间茶园，一个峨眉雪芽的种植基地。
在一垄垄的茶树间，手抚流淌着的绿，我满心
欢喜地采撷着，陶醉着，直到被一位叫芳雨晴
的茶姑唤醒。

“您采的都不能制茶，只能叫树叶！ ”
看着我惊愕的表情，她细细讲解、示范：

此时茶垄已难采到雪芽， 只有嫩芽初生刚刚
冒出的才能做成雪芽茶。“茶树最顶端的一芽
一叶，或一芽两叶才能入茶，叶可制成毛峰，
而那根细芽才可做雪芽，稍稍下面一点的，就
是不入品的树叶了。 ”

狼狈逃出茶园，林荫下，茶姑为我沏上一
杯峨眉雪芽，立即绿意盈杯、香馥四溢。

“雪芽近自峨眉得，不减红囊顾渚春。 ”陆
游所在的彼时，每年春发，茶僧便开始一年一季
的茶事生产，踏残雪采摘新茶。 此时，山中雨雪
初霁，平畴微微春回，峨眉鹅黄飞绿，春芽破雪

而出，道佛两门踏雪品茗，成为一道禅意风景。
远山含黛，近树叠翠。置身桉树、银杏、松

树交织下的茶园侧畔， 在枝叶筛落的细碎阳
光中，小芳娓娓道来：一场春雨一茬茶，雪芽
的采摘期很短，即便清明刚过，能采的芽也已
经很少了。 采茶时节，茶人最是忙碌，但一天
最多也就采一两斤湿茶，“人们一直弯得腰采
摘，根本没时间下山”。

“那么辛苦，收入不会少吧？ ”
“每月 2000 多元吧。数千亩的茶园，采不

回来就太可惜了。 江南江北， 多少人喜欢茶
哩。 ”小芳笑道。

茶之味，在于品，禅之意，在于心，而禅茶
于山水，方得其中之真味。

三

峨眉山猴是游人喜爱的珍兽之一，而我，
独喜山猴游荡处的清音阁景区那满沟的水，
满山的绿，满坡的暖。

在峨眉山海拔五六百米处的停车场下
车，步行入清音阁景区，单程近一个小时的路
途，为去观猴，更为观绿。

那水，是从景区深处汩汩而来的，与路相
伴，清澈得使游鱼如同悬浮；伸手可触的绿，诱
惑着我不时想触摸却不忍碰痛其每一缕叶脉。
在温暖的阳光下，只愿这样随意地走着，任微
汗驱走寒意，直到看到身背数字的抬滑竿者。

80 元抬到猴区，除了管理费，两个人平
分。 他们每个人都黑瘦精壮，脸上淌着汗水。

闲谈得知，抬滑竿者都是当地人，家里也
有为游客服务的小生意，“家里人照顾生意，
日子过得去。我再卖把子力气，也方便出来耍
的老人家和娃子。挣多挣少，图个大家方便。”
一位李姓汉子笑着说。

在山上， 不时看到山下一大片明镜似的
湖面。那是一个叫峨秀湖的景区。当地人介绍，
这个景区面积有五平方公里， 其中水域面积

大约一平方公里， 是峨眉山市重要的滨水景
观区、城市慢生活体验区。人工景观诸如“百鸟
归巢”、“卧波虹桥”，使“秀湖十景”意韵丰满，
与峨眉山形成山水相映、天人合一的景观。

漫步水畔，仿若置身花的海洋，各种鲜花
在春天里绽放得五彩斑斓。 湖面，黑天鹅、麻
鸭悠然嬉戏。

水廊尽处，几位花匠正弯腰忙碌，几位中
年妇女身背竹篓、花苗正迎面走来。同行的朋
友上前打招呼，提出想与她们合影。 “行啊！ ”
其中一位笑着看看同伴， 用手背抺一把脸上
的汗，爽朗地答应了。 随着快门响起，串串笑
声在湖面飘荡。

四

闲生活、慢生活、新生活，茶楼、书吧、风
情客栈，那弘清泉、那簇新鲜、那缕茶香、那份
禅意。短短几天，这一切都汇集成峨眉的缕缕
温暖。而那个叫彭文才的环卫工，那个叫芳雨
晴的采茶工，那些抬滑竿的汉子，还有那些爽
朗的园艺女工， 也正不断交织成我内心的缕
缕感动。 不正是这些无所计较、 不图多少回
报、只求安于本职的普普通通的人们的付出，
才让每一个游人自由自在， 让每一个来到这
里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享受到了他们的劳动
与付出，感受到了一种温暖、一份舒心吗？

在位于市区的大佛禅院，与中国佛教协会
副会长、大佛禅院住持永寿大和尚交谈。他说，
普贤菩萨是实干者，苦干者。我们在生活、工作
中都应当具备这种精神，才能有所创造、有所
成就。 人是一个物质精神的二元体，物质丰富
了，要提高生活的质量、快乐地生活，就需要精
神满足，而“平常心即是佛，平常心即是道”。

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是提着抱着
过日子，还是舍得、放下，心平气和自在自然，
有所创造、有所成就？ 释永寿住持此论，或许
该是人们体味到的一种禅意吧。

东莞，
我的兄弟在你的床上（外二首)

泥文
兄弟渝东北人，小姓倪，今年 41 岁
93 年到东莞，92 年用上海作跳板
脑子里揣着九年义务教育

肚子里囫囵着锄头犁耙镰刀

那时，他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在厚街落脚，而后东坑
从一个脚手架爬到另一个脚手架

从虎门爬到樟木头

从樟木头爬到大朗镇

手里的扣件，紧握扳手
将东莞的 28 个镇 4 条街道的链条扣上
温度刚好暖热一壶钢筋水泥掀起的潮汐

与一枚狗尾巴草花撞在一起

发出光，发出热
在东莞的床上扯起自己的旗

养两个兵，学三分之一家乡话
三分之二莞城语，上幼儿园，进小学
读高中，名列前茅的成绩，在电话里回过老家

老同学
自己开玩具厂，你没想到
在常平，你扎下根，散出叶
你那身体疲软面色蜡黄的小山村没有想到

你就是一个从高考的崖上跌下来的牛犊

前途迷漫在乌鸦的羽翼下

东莞是一个打工翻炒热络的词

你抱着黑色的翅膀

一头扎进去，在流水线上学狗刨
蛙泳，蝶泳……你畅游于玩具的海洋
分解，组合，建构，在玩具的新陈代谢里
你血液的温度升高，再升高
沸腾成你向前的方向

老表
老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你是感受到了，东莞的温度
企业报，乡镇刊物，市文学刊物
他们将你的视野拓宽，让你的思想拿起笔
说你漂泊的酸，游走的乐
说你在东莞的土地上开出的花

从流水线到仓管，从仓管到企业报
从豆腐块文字到作家，这一过程
你事先没有想过，也无规划
是这方文化温暖了你，热络了你羞涩的笔触
做成弓，搭上箭
前方有一个文字的太阳，你起步
练走，开跑，习一幅儒雅风范
偶尔回想，如果在故乡
你一定是牛，只知咬牙拖动犁铧

本报讯 5 月 26 日， 心环保新生活———
2015 年 “全国环保科普创意大赛北京赛区”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本次比赛以 “我身边的环保知识与环保
行为”为创作主题，征集作品包括动画、漫画、
微电影和摄影作品四种形式。 大赛面向高等
院校学生及社团，动漫学院在校学生及社团，
各省环科院、监测站、环境学会、宣教中心以

及社会组织的动漫、摄影爱好者，社会动漫和
电影企业，动漫、电影、摄影协会等征集作品。
比赛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从作品
的科学性、 艺术性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综合
考核，评选出组委会大奖一名，各类别一、二、
三等奖和优秀奖若干名， 部分优秀的作品将
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进行展播和推广。

（赵春青）

全国环保科普创意大赛北京赛区开赛

本报讯 （记者赵翔 通讯员王志远）《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 一书近日由中
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这是全国第一本反映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的史书， 真实地再
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 该书由井

冈山市总工会组织人员精心编写完成， 书中
许多材料为首次发掘、整理和披露，是井冈山
革命斗争史研究的新突破、新课题、新成果，
将填补井冈山斗争史的研究空白， 对井冈山
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将产生积极影响。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正式出版

赵春青 画

吟诗呐喊声 书法、漫画：李法明


